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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好场地
就要“飞饱”

掌握基本飞行技能后，
赵俞铭先飞百米内的高山，
然后一步步晋级，背着伞包
全国各地跑，不断挑战极限。

“我现在经常去广东的
小鹰咀和下川岛滑翔。人只
要飞上天，就会忘不掉那种
翱翔的快感。滑翔是‘蓝色
鸦片’，会上瘾，所以碰到好
的场地我就一次‘飞饱’，管
上半年。”赵俞铭说，海南的
气候条件很不错，山也多，但
可惜还没有开发。成熟的滑
翔场地需要一年四季的风都
适合飞行，并且要有能让车
开上山的道路。

采访当天，赵俞铭和几
名伞友带着记者来到海口新
埠岛的一块空地滑翔。每个
人的滑翔伞、发动机、坐垫都
塞了满满一后备箱。到达
后，倾盆大雨突然从天而
降。“没事，等头顶的这块云
飘过去就晴了。”15分钟后，
果然乌云散去，天开云霁。

“雨后风非常稳定，很适
合滑翔。”赵俞铭告诉记者，
玩滑翔必须学会看云识风。
通过观察能知道风的方向和
大小，从而判断起飞点和角
度。因此，最好掌握些基本
的天文和物理知识。“最开始
我很依赖测风软件，时间久
了，凭经验就可以判断了。”

下车后，赵俞铭先开始
“斗伞”以适应风向。鲜艳的
橘红滑翔伞被撑开，伞有20
多平方米，赵俞铭在地上用
十几根凯夫拉伞绳控制，伞
面在逆风的状态下被鼓鼓撑
起。对风速、气流心中有数，
感觉已达到“人伞合一”的状
态后，他打开发动机上了天。

在风和发动机的带动
下，人被迅速拉起。空中，赵

俞铭不断通过手柄来调整伞
的方向和速度，如同雄鹰一
样自由飞翔。待在空中稳定
后，他还拿出自拍杆，在空中
作出各种古怪的表情开始拍
照，“其实手都是抖的，但还
是要装酷一把。”海鸟从身边
掠过，慢慢的，他和夕阳、镶
着金边的云彩融为一体了。

滑翔伞的一套装备下来
要 10 多万元，加上很挑场
地，有闲余时间和经济实力
的人才能玩，这对于很多人
来说还很奢侈，玩家里中年
人占了相当大一部分。“我接
触的伞友中很多是企业老
板，他们借此舒缓压力，也不
乏60岁的老人，还有很多辣
妈。”赵俞铭说，他自己曾多
次带着妈妈上空，“落地后，
她直呼过瘾。”

曾因滑翔伞
发生故障落海

如果在高山上翱翔，就
不需要发动机提供动力了。

“我喜欢玩非动力的。没有
发动机的嗡嗡声，耳边除了
风声外，静谧得可以听到自
己的呼吸。往下看，一览众
山小，青山绿水在脚下如同
水墨画一样舒展开。”赵俞铭
说，伞友间流传着一句话
——玩滑翔比踢足球更安
全。但事实并非如此，很多
伞友都有过挂树或者落海的
经历，不少人也因此摔伤、骨
折。

提起半年前的遭遇，赵
俞铭仍心有余悸。“当时在三
亚小东海的沙滩上飞，因为
没有提前检查机器。飞到空
中10米的时候，发动机螺旋
桨的螺丝松动了，螺旋桨也
被打断了。因飞行高度太
低，我只能选择落海了。”赵
俞铭回忆，掉到海里后，发动

机开始冒烟。“当时我很怕发
动机着火，赶紧把安全扣解
开了。”

记者看到，另一位资深
伞友陈江峰小腿上也有一道
黑色长疤。“有次降落不规
范，把腿摔伤了。”

“在天上，伞是你唯一可
以依赖的朋友。我现在每次
滑翔前，在家里都要提前拜
伞。”赵俞铭提醒说，玩滑翔
伞最好是几个伞友约着一
起。飞前要仔细检查设备，
操作一定要规范。“新鸟”要
跟着“老鸟”飞，并且每个人
要带上对讲机，有危险随时
呼救。

“你若等待，清风自来”

18岁开始玩滑翔伞，如
果说当时是因为放荡不羁，
渴望自由。现在赵俞铭认为
自己在3年的磨练中，已经变
得不焦不躁，懂得等待。

“和伞友们一起去山里
滑翔，经常是辛苦地花3个小
时爬到山顶。结果发现风向
不好，一等就是一两天。”赵
俞铭说，滑翔就是这样，就算
技术再好，也需要等待时机。

并没有像同龄人一样
接受传统学校教育，赵俞铭
高一的时候，因觉得迷茫，
主动放弃了学业。只身闯
海南的赵俞铭现在在海口
经营了一家书院，以茶为载
体传播国学文化。这可能
和他年龄不太相符，但他说

“可能是因为玩滑翔伞磨炼
了自己的性格，这几年心态
更平和了。”

赵俞铭说他很欣赏王
石，“他攀珠穆朗玛峰，也玩
滑翔伞，不断挑战极限。很
多人说他太贪玩，但王石回
应说只要他的企业能给社会
带来效益就行。”

赵俞铭说，人生要受得
起纠结，放得下痛苦。想飞
起来，只有勇气往前冲是不
够的。如同滑翔在空中遇到
颠簸气流，心中是对未知无
法操控的恐惧，但也是一个
爬升高度的好机会。工作当
中亦是如此，顶住压力做最
好的选择，时机到了，很多事
情便会水到渠成——你若等
待，清风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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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你有
多着急，或者多
害怕，现在都不
能往前冲，冲出
去也没用，飞不
起来的。现在的
我们只需要静静
地，等风来。”

赵俞铭非常
认同电影《等风
来》中飞滑翔伞
前井柏然对倪妮
说的这段话。“你
若等待，清风自
来。玩滑翔伞如
此，生活也是如
此。”

今 年 21 岁
的武汉小伙赵俞
铭，3年前跟着中
国青少年发展服
务中心的一个公
益活动来到海
南，同时也在这
延续了他的滑翔
伞爱好。“虽然海
南的滑翔伞玩家
没有武汉多，但
这里气候条件
好，一旦开发出
成熟的场地，肯
定能吸引很多
人。”

“追风”少年变
“鸟人”

赵俞铭是海南滑翔
伞玩家中的达人，接触
滑翔伞只有3年，但他
却是为数不多拿到《滑
翔伞运动证书》B证的
人。

逆风飞翔、扶摇直
上，与鸟儿共舞，海陆空
美景尽收眼底。赵俞铭
能和滑翔伞结缘，源于
从小心中的蓝天梦。“小
时候最羡慕的就是飞行
员。2013 年看到媒体
报道武汉有人驾驶滑翔
伞上下班，我便来了兴
趣。”

当时滑翔伞运动在
武汉正悄然兴起，赵俞
铭报名参加了一个俱乐
部，几乎每天都去武汉
木兰山练习。“当时教我
的教练是名退伍伞兵。
开始就是在地面上练习

‘控伞’，学习怎么看气
流和风向。等熟悉以
后，才能上天。”

在天空翱翔有多快
乐，在地上练习就有多
辛苦。玩滑翔的人都
说，能飞得起来的是“鸟
人”，飞不起来的是“鸟
蛋”。从“鸟蛋”变成“鸟
人”，有一个艰难的“破
壳”期，少则三个月，多
则数年。

动力伞整套设备三
十多公斤，平时训练还
要等待好天气。因为练
得勤奋，加上有运动天
赋，练习一个月后教练
就同意让赵俞铭上天。
赵俞铭清楚地记得自己
在武汉龙泉山的“处女
飞”：“山大概有40多米
高，上天后我特别紧张，
脑袋一片空白，呼吸急
促，身体僵硬，不敢睁眼
看，出溜下来两分钟就
落地了，但下来后非常
怀念那种风从耳边呼呼
刮过的感觉。”

赵俞铭在训练中。

赵俞铭指导朋友“斗伞”。

赵俞铭在做滑翔前的准备。


